
写好关于人的故事 

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 孙媛媛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孙媛媛，很高兴

也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新闻写作上的一些故事和感悟。我主要从事人

文类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个人觉得要把新闻报道写得好看，写得生动，

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写好关于人的故事。转作风、改文风，也是要着重挖掘关于人

的做法、思想和情怀等细节，这样就有内容可写，语言文字就会生动有可读性。 

这里，我和大家分享去年我参与的两件新闻作品，一件关于古树，一件关于

“信访”。这两件作品乍一看，都不是直接写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故事，但一路

采访下去，其实都与人产生关联，细枝末节里都是关于人的故事。 

 

（一）古树与人的故事：保护是双向奔赴的 

 

第一组作品是“寻访古树名木 守望美丽乡愁”系列报道。讲到古树，大家

可能会想到去年７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剑阁县考察时，沿着古道步

行察看古柏群，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要把古树名木保护

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当时我们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很激动的，因为那一天，我们关

于古树名木保护的系列报道已经刊发到了第 11 期，那时候刚好进行到了一半，

这也为我们接下去的采写提振了信心。在刚刚结束的浙江新闻奖评选中，这组系

列报道也获得了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 

那回到报道本身，我们是如何策划选题并且深入采写的呢？这里我和大家做

一个简单的交流。先交代一个背景，金华全市 100 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数量居全省

第三位，古树名木文化公园数量居全省第一位，金华古树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我

们觉得，古树资源其实也是人文历史资源，它和传统文化、乡村振兴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都是有关联的。 

在推出这组系列报道之前，我们手头关于金华古树名木的资料只有一本出版

于 2019 年的《金华古树画册》，上面对于每棵古树的介绍很简单，就是古树所

在的地址、树龄、树高、冠幅等数据。相关资料非常少，要想写好稿子只有深入

山野乡村，仔细观察古树，和村民进行交流，才能挖掘出好故事。后来见报的每

一个稿子，基本都在 3000 字左右。 

写树，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写人。比如说这棵铁树，有 700 多年的树龄。在去

之前，我对它的唯一了解就是这是一棵金华已知年龄最大的铁树，树高有 5米，

冠幅有 6米。但这些其实都是很表面的数据。这棵树种在婺城区白龙桥镇雅村，

刚进入这个村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村子有些特别。因为在金华这一带的农村，

老百姓家门口一般会种茶花、三角梅或者蔷薇、凌霄花这些，但是雅村这个村子

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种铁树，有的种土里，有的是盆栽。听村里人说，这

些铁树都来自同一个祖宗，那就是村里这棵 700 多岁的老铁树。 

我们知道，铁树一般是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在云南、广西、海南这些省

份比较多，我就觉得很好奇，雅村的这棵老铁树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村子的，这

700 多年来它究竟经历了什么，有着怎样的故事。 

实地见到这棵老铁树，它的模样确实很壮观，这棵铁树一共长了 9个爪，每



个爪都相当于我们平常能看到的一棵独立的铁树，六七个成年人可以站在树底下

乘凉。但是相比树之大，更让我震惊的是，这棵铁树“独自一人”住一个带院子

的小别墅里，居住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奢侈了。 

这个院子有房子、水井，还有一条狗看门，院子还有名字，叫“成德乐园”。

院子不住人，就住这一棵树。采访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院子是村里一位乡贤为

了保护这棵古树专门出资租下的，而且对院子进行了“精装修”，在院子造了小

桥流水的景观，很雅致，并且还请了专人日常看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日常看

护这棵古树的老爷爷今年已经 80 多岁了，是这位乡贤的哥哥。可以说，这兄弟

俩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看护了这棵铁树将近 20 年。 

这位看护古树的老爷爷从小就住在村里，他说，小时候调皮要爬树，家里老

人都会很严厉地制止，说这是一棵千年铁树，千万不能爬，不能伤害它。这种教

诲呢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到现在他成了古树的专门看护人。 

这个村子只有 400 多年的历史，但铁树已经 700 多岁了，所以大家都说不准

铁树究竟是怎么来的，关于它的由来在村里流传了三四个版本，每个版本听起来

其实都有人为的痕迹，挺暖心的，能感受到村里人对这个古树的珍爱和敬畏吧。 

我去采访的时候，这个村面临城中村拆迁改造，村里人都很关心这棵树的去

向，我就去问了林业部门，得到答复，说 500 年树龄以上的一级古树是不可移动

的，会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那由于媒体的咨询，他们对这棵树也会重点关注。

我这篇稿子发出以后，还引起了浙江省林业厅的关注，他们说近期要来金华看一

看，这个消息也让村里人很高兴。 

人保护树，树反哺人，这种双向奔赴在武义县郭洞村的古树公园有更明显的

体现。郭洞是一个被古树群环绕的村庄，山林里挂牌的古树有 160 多棵。村里还

保留着大批古民居、古桥、古井等建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走访郭洞

村的时候，评价这个村子是“宛如世外桃源的自然生态古村”。 

去采访了以后才知道，郭洞村能保留这么多古树，是因为村里对禁止砍树有

很森严的规矩：如果折了树枝就要断他一根手指；砍一棵树就要断一条手臂；如

果砍的是古树，就要被开除族籍。就连到山上捡柴火也不可以，要拔指甲。过去

村民烧饭要用到柴火，是要到更远一些的另外一座山上捡。这个规矩，村里祖祖

辈辈都严格遵守，即便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山上的树都没少一棵。 

几百年下来，山上的树不仅没少，还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白榆、红皮树等外

来的树种。这是因为从前外出考学、做官的人，回村的时候还会带树回来，种到

家乡的山上，所以山上的树种就越来越多。徒步上山，你会看到 200 多岁的无患

子高大挺拔，没走几步，600 多岁的罗汉松就矗立在眼前了，下一个拐弯，又会

撞见 700 多岁的苦槠树……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好像与世隔绝，身处一个古树的

世界，很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去武义郭洞村走走看看。 

种满古树的这座山叫作龙山，山体的坡度其实还蛮陡的。我去了离山脚最近

的一户人家采访，龙山上的树几乎都要挂到他家的天井了。但即便就是这么近，

住在里面的老人也从不担心山体滑坡。他说，住在这里很安心，就是因为这满山

的古树，山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村民的生活一直都是平平安安

的。 

这种因为保护古树而形成的双向奔赴还有很多很多，每到一个有着古树的村

子，只要深入采访，都能看到温暖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写树，其实写的是和树

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这才让树的岁月有了丰沛的故事。树与人的关联，才让

树成为人间烟火的守望者，成为文化传承的情感寄托。 



这组报道一共 22 期，总字数近 10 万字，我们还拍摄了一组关于古树的短视

频，系列报道内容也在这个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二）信访与人的故事：愿每一次倾听都能温暖人心 

 

第二件作品是关于信访。关于“信访”的选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敏感”。

但如果事件的意义足够重大，那做还是不做？做，又该怎么做？ 

2023 年是习近平同志到金华市浦江县开展下访接访工作 20 周年。2003 年 9

月 18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把浦江作为下访接访的第一站，开省级

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先河。后来，浦江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浦江变“上访”为“下

访”，20 年来信访量减少了 90%。 

一项制度坚持 20 年，并且衍生出多种带有本土特色的机制体系，这样的新

闻点，我们就决定好好做一做。从 2023 年 7 月到 8 月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两

轮蹲点浦江，讲述发生在浦江的“信访故事”。我们采访了下访者、受益者、第

三方参与者和研究专家等数十人。 

不管是访谈人，还是写亮点机制，其实都绕不开关于“人”的故事。人，是

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的核心。工作怎么开展，开展得好不好，都是由一个个

关于人的故事构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采访下访干部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作为官方代表，有些话能

不能说，说到什么份上，其实是有斟酌的。我记得，浦江有位人大副主任叫于新

宣，工作近 40 年，马上就要退休了。2003 年 9 月，习近平同志在浦江下访接待

来访群众的时候，他是土地类信访第一接待室的联络员。在之后的 20 年里，他

的工作一直与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有密切关联。 

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于新宣一开始是拒绝的。原因是他处理的信访案件大部

分是土地类纠纷，涉及人员复杂，有些年数已久不方便公开报道。在这个情况下，

我没有再直接询问他处理的信访案件，而是和他聊 40 年来的工作经历，我说一

些工作经验就当是给晚辈的建议和提点。 

就这样，于新宣打开了话匣子。讲到处理矛盾的得意之处，他会多说几句，

和信访相关的点位我就记下来。当天采访结束后，他还不忘提醒我：“孙记者，

这些东西说说可以的，但是不要写出来。”我能感觉得到，他对我公开报道信访

案件和处理流程还是有顾虑的。 

当天晚上我住在浦江，复盘采访到的内容，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所以我又和

于新宣约了第二天再做些补充采访。早上 8 点，我就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了。10

分钟后他来了，惊讶地说：“我算来得早了，你比我还早！” 

第二天的采访明显顺利了很多，他放下了戒备心理，和我聊起前几天中共中

央党校专家来浦江调研，调研组问了一个问题：领导下访，会不会激发信访量增

加？当时安静的会场只有于新宣一个人干脆地回答：“会。”在大家面面相觑的

时候，他继续解释，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干部要正确面对，考验的是处事能力

和干群关系，这个阶段过去了就会顺起来。 

这段对话像是打开了我的任督二脉，我很快记录下来，后来成了其中一篇的

导语。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式导语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既真实反应了下访可能带来

的问题，也呈现出浦江干部久久为功的精神面貌。 

这之后，于新宣又和我分享了两个土地类纠纷的处理方式。矛盾情况不同、

上访诉求不同，但在处理方式上，我看到了于新宣还原真相的智慧和魄力。他告



诉我，有信访不用怕，关键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信访，要抓住源头问题，要

还原事实真相，信访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 

和人的深入沟通激发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在采访了好几位下访者以后，我

感受到不论是有经验的干部还是年轻干部，不论是县级领导还是乡镇基层干部，

他们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时，那种为民解忧的心思都高度一致。浦江变“上访”

为“下访”，这背后变化的是方向，转变的是干部作风。 

我把这些思考放在了记者手记里：把群众摆在什么样的位置，面对矛盾纠纷

和信访案件时，作风就是一面镜子。把群众放在对立面，下访就只能是走过场、

形式化；把群众放在心头，下访就是实实在在解民忧。这颗心，才能被称作是人

民公仆之心。怀揣着公仆心，办法自然就多了。 

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好几位上访者，倾听他们上访背后的心路历程。之前，我

们可能会觉得上访者总是一幅蛮不讲理的模样，很固执、很难沟通。但在采访之

后，我们对上访者的形象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一般年纪偏大，从小经历的就是

集体主义教育，有任何事第一反应就是“找组织说”，这是他们步入“上访之路”

的重要心理因素。他们的表达力都挺强，是周围人眼中的“能人”，所以才被推

举出来，代表一群人反映情况。他们还热心公益，被推为“代表”上访或许也是

他们关注自己和周边人切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一些上访事件中，有些上访者法律知识不足、沟通方式不当，采取了极端维

权方式。对于这类群众，我们觉得，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必要的关心和理

解，耐心倾听他们的合理需求，同时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群众选择合

适的方式表达诉求。我们在记者手记里写，愿每一次真诚的倾听，都能春风化雨、

温暖人心。 

真诚倾听，也是记者转作风、改文风中应该做到的。我相信，人与人进行真

诚互动，那些动人的东西它自然就会跑出来。打动你我的东西，一定也能打动读

者，一定会有它的新闻价值。 
 

（三）成长感悟 

刚才分享的两组作品都是团队作战，集团队的智慧呈现出的新闻作品，这也

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一点成长感悟，那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合适的

团队中去锻造自己。 

我在媒体从 14 年，前 8年是在报社做品牌经营的工作，平常喜欢写写东西，

开了一个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发发文章。我们现在的副总编李艳当时看了我发在公

众号上的文章，她建议我能发挥自己爱好文学的特长，试试看采编岗。那时候我

已经 30 岁了，要放下之前的工作积累重新开始，心里还是蛮忐忑的。最后我还

是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大胆地迈出了这一步，在三十而立的这一年从零开始，转

岗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且跑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化线。 

我的部门主任是何百林，可能大部分同仁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曾四次拿过中

国新闻奖，是一个有着很强专业性又很敬业的新闻人。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能在工作的转折期遇上好的平台、好的领导。这几年来，我们人文团队深耕金华

本土人文历史，围绕金华古塔、金华诗路文化、金华书院文化等主题，陆续出了

一些比较重磅的系列报道，这些报道也都同步集结成册，将文化挖掘的内容以书

籍的方式呈现出来、传播出去。 

在团队作战的磨砺中，一开始是跟着领导的思路走，后来会有自己的见解和

想法，为做好报道出谋划策。我感觉，当沉浸在对人文报道的热爱、对本地文化



挖掘中时，改变就会慢慢发生。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去年 2月，金华日报社和金华广电合并成金华市

新闻传媒中心，在 4月底的时候，我们都搬到了广电办公。搬空办公室的那天晚

上，我在翻手机相册，竟然发现我这么不爱拍照的人，居然有好几张夜晚在办公

室对着玻璃窗的自拍照，其中还有一张是儿子陪着我一起，他那时候应该才 4

岁。 

看着这些照片，想起的是好多好多个打磨稿子的夜晚。最近流行起来一个词

叫“gap day”,大概意思是在工作累了乏了的时候暂时放空一下自己。我记得前

几年有个词叫“gap year”，就是间隔年，现在可能大家都卷吧，放空的时长已

经从年到天了，但是“gap day”对于记者来说，还是有点奢侈，这些自拍照算

是“gap minute”。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这一路上，很庆幸自己这些年的坚持，才有这个机会在这

里和大家分享这些粗浅的认识，对于我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当成是给自己的“gap 

half hour”,半小时里，听听故事，放放松，再抱着新闻理想继续前行。谢谢大

家。 


